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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说起西郊
怪楼，起先的路
牌是淮阴路 !""

号，后来划归为
西郊后，有人称
之为四号楼、紫
竹楼，而“怪楼”
这个名称的起
源，听我慢慢给
您道来……

朱老总叫出名的!怪楼"

!"世纪 #"年代初，董必武同志有事来上海，在市委招
待所落脚后对工作人员说：“听说你们上海有个‘怪楼’，在
什么地方？我想抽空去看看。”工作人员问来问去，谁也没听
说过有什么“怪楼”。后来市委招待处的领导知道了，就去直
接问董老：“您在什么地方知道的‘怪楼’？”董老说：“我在北
京听朱老总说的呀，他说他亲眼看到过的。”原来如此！招待
处的领导明白了，董老指的一定是原淮阴路 !""号那栋姚
家的老房子，前些日子朱老总在沪时的确去看过，此时已经
划归市委 $%$招待所（即现在的西郊宾馆）。后来这栋房子
叫西郊宾馆 $号楼，又称紫竹楼。从那以后，“怪楼”的名称
就传开来了，一传十，十传百，闻名遐迩，已经被大家叫了半
个多世纪了。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幸在“怪楼”里工作过一段时

间，担任这栋楼的管理员，对这栋房子的历史做过一些调
研，又在其中接待过很多重要的客人，如赵紫阳、胡乔木、方
毅、赛福鼎、李井泉、叶飞、魏文伯、江渭清、陈国栋、胡立教、
汪道涵、严佑民、王一平、包玉刚等等。那时候刚刚实行改革
开放，过往上海的中外贵宾很多，$%$招待所也逐渐对外开
放。可以说，那时从中央到各省市的领导同志，凡是到上海
的都要过来看看“怪楼”，有的是参观，有的是会客，有的是
在里面宴请，很少有人来住宿。包玉刚到上海为他在交通大
学捐建的“包兆龙图书馆”剪彩时，竟点名要住西郊“怪楼”。
可知这个地方对于这些大人物来说，也曾是一个非常神秘
的地方。

!怪楼"怪在什么地方#

仔细看看，那房子的确有些“怪”。“怪”就怪在是座把小
桥流水和阳光引进玻璃客厅的花园洋房，整个大客厅有一
半的面积是流水、绿地和“阳光室”，也就是说，室内的花鸟
绿树、人造瀑布与室外的小河流水、香樟、绿地浑然融为一
体，中间仅有一层玻璃幕墙相隔，而玻璃幕墙下面并不是墙
基，而是小鱼游弋的流水潺潺，连接着屋里屋外……人可以
足不出户，尽享小桥流水、鸟语花香、“高山”瀑布和灿烂的
阳光，强调的完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的建筑理念在
%&$'年，不要说在中国完全是前所未有的，属于新潮的“超
现代”的理念，就是在美国，也是属于刚刚兴起的，实例很少
的高山流水式的建筑。
所以有人说，“怪楼”最大的特点，是把室外的园林搬到

了室内。此话不很完全，因为它毕竟不是温室苗圃，而是居
室，力图适合人的居住需要，而真正实现这一点，真不知花
费了主人和设计师多少奇思妙想和钞票。人们一走进客厅，
不仅满眼草木丰盛，还能听到哗哗的流水声———原来客厅
有两面墙全是用大石块砌成，那石头缝里不仅长草，长龟背
竹，还有小小的瀑布由上而下，既滋养着花树，又在屋南的
玻璃幕墙下汇成小小的溪流，然后流向室外。坐在这间客厅
里抬头就能见天，因为半个客厅的天花板也是用玻璃幕墙
制成，很自然地解决了采光和晒太阳的问题。顺着客厅东边
的阶梯拾级而上，就来到二楼的小客厅和茶室，周边的装潢
和家具全是竹子做的，窗外是翠绿的竹林，一派中
国江南风格，荫凉透风而又不失文人学士的典雅。
客厅的北部又是一大间，只见一片乱石砌成的墙面
上镶嵌着一个壁炉，周边是一些色彩相近的橱柜，里面
转弯是厨房，可知这儿是当年的餐厅。二楼是主卧室、书
房、琴房、小客厅。推开楼上北门，有一个小巧的游泳池，原
来此楼的设计者运用现代派建筑中“有机建筑”的理论，依
地势建屋，在房子背后的高坡上建了个小游泳池，构思奇

巧，设计合理，在上海滩独树一帜。

! ! ! ! !怪楼"里的一群人
“怪楼”建于 %&$'年，是中国水泥公司老板、著

名营造商姚锡舟（中山陵的承建者）的大儿子姚乃炽
的别墅。姚乃炽继承了父亲的建筑细胞，但是更海
派、更新潮、更奢侈，样样喜欢标新立异。他的主意一
旦确定了谁也别想更改。他家的老宅在淮海中路北
边的格罗西路（现在的延庆路），传统老洋房，而建在
西郊的别墅却建成了一栋“怪楼”，造价奇昂，因为处
处要求都非常独特。

据他的侄子姚昉先生回忆，建“怪楼”时用的粗
大的原木是从东北原始森林中购来的，因为又粗又
长，下了火车根本没有相应的车辆运到虹桥，那么
就在虹桥路上一路铺上很多圆棍状的长木棍，把一
根根粗大的原木放上去，一路滑到目的地。到了建
房工地，这些原木被刨去外皮，然后用松树枝子烧
火烟熏。姚昉曾奇怪地问他伯父，为什么要这样做？
姚乃炽回答说，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熏死木头里的虫
子，同时他需要这种用松树枝子烟熏的颜色效果，
这些木头可以原色放上去，不用油漆涂色了。

原来是这样！
到现在，“怪楼”正面和西立面呈现的一根根

火车枕木般的粗大横木，原来就是这么“捣鼓”出
来的，六十多年来风雨侵蚀也不蠹不烂，尽管颜色

从深褐色变成了黑色，然而当年的风韵犹存，可知
姚乃炽对建筑材料的要求之严。

姚乃炽从小在上海租界里长大，喜欢网球和爵
士乐，当年是个出名的音乐发烧友。他们兄弟从小
都跟乐师学过琴，所以他家里一到周末，爱乐朋友
总是成团成旅，吹拉弹唱，非常热闹。他的夫人朗尼
莎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杂技、魔术师郎德山的大女
儿（母亲是奥地利人），长得非常漂亮，在朗家的杂
技团中走钢丝，过去《申报》上常刊出她和妹妹的演
出剧照。郎德山曾带着他的杂技团在二三十年代，
游遍了整个欧洲和美洲，巡回演出，回到上海后，参
与投资建造了四处演出场所，其中包括著名的南京
大戏院（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厅），也是过去上海滩的
风云人物。朗尼莎嫁到姚家，自然给这栋房子带来
了更多的艺术气息。

既然喜欢爵士乐，姚乃炽一高兴就成立了一支
家庭爵士乐队，成员除了自家人，还有一些发烧朋
友，其中有一个“怪物”是旧中国最出名的广告公司
“华商广告公司”老板的儿子，名叫查理林，是个不
喜欢读书，每天都沉浸在西洋音乐里的小开。当时
查理林在姚家的小乐队中弹钢琴，现已近九十岁
了，仍旧沉迷爵士乐，东方广播电台每周“怀旧金
曲”的节目，都是他制作的。他至今还保存了一张在
姚家“怪楼”里练琴的照片，照片中反映的种种信
息，令笔者大开眼界———从中可知，其中有薛文卿
（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的成员）、姚乃炽的小舅子
及“阿陆”、“小喇叭”、“阿强”，还有两个瑞士籍的朋
友。姚家小乐队不像朱氏家族（朱志尧家族）的小乐
队，常常要外出演奏，他们不出家门的，就关在“怪
楼”里吹吹打打，自我陶醉。

姚乃炽 %&(# 年去了香港，此处房子由国家代
管。!"世纪 #"年代初上海市委建造 $%$招待所的
时候被圈了进来，同时圈入的还有淮阴路 %#' 号
姚家花园，占地 (" 亩地，加上“怪楼”及所在地周
边绿地 %"亩，共计有 #"亩地。

粉碎“四人帮”以后，%&'#年姚乃炽回沪，向政
府提出落实房屋政策，有关部门按政策予以落实。
姚氏鉴于此房已经在西郊宾馆范围内的事实，遂将
房子售给了西郊宾馆。

! ! ! !上世纪世纪 )" 年代
末，邓小平常到上海视察
工作，就住在西郊宾馆，偶
尔也会在“怪楼”小憩聊
天，有时会问问“怪楼”的
主人，有时会聊聊“怪楼”
的建筑特色，更多是谈到
开放的事情，笔者有幸聆
听原市委办公厅招待处处
长葛非同志在“怪楼”倾听
小平谈开放时的经历。有
一次小平同志在西郊宾馆
散步时感慨地对葛非等人

说：“这么大的地方，只供我们几个人住，太浪费了，内部宾
馆也要对外开放，赚外国人的钱。”葛非即刻把这个重要的
指示向市委汇报，得到批准后便付诸以行动，不久西郊宾馆
的大门迅速打开了。
小平同志的决策，对西郊乃至上海宾馆业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 ! ! !在!怪楼"聆听老革命们的教诲
在“怪楼”我们经常能听到老革命们的教诲，他们怀揣着对

党绝对的忠诚，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并凭着一己之力，在当
时的形势下，为国分忧，为民解愁，提出了各自宝贵的建议。
胡乔木学问渊博，来到“怪楼”时，叫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多

读书。
汪道涵作为上海市市长，常来“怪楼”坐坐，关心着上海

方方面面，通过服务员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及住房
问题。
李井泉三年困难时期时，为四川调粮承担责任，深知粮食

的来之不易，也不想麻烦我们为他特意饭菜，来到“怪楼”小
憩，不吃饭便离开了。
江渭清虽早已不在岗位，却仍经常关心百姓的生活情况，

甚至还想让住房困难的司机住到他家来。
王一平夫妇从不尝试饮料等，只是一人一杯白开水，平平

淡淡地谈着、聊着。
陈国栋一心想着提拔中青年干部，使上海青年干部的提

拔走在全国前列。
还有叶飞将军开座谈会了解民情、胡立教付腊梅钱、

严佑民吃客饭等众多老革命们，他们的优良品德，都感染
了我们。

" !"""年时的怪楼外部

" !"""年时的怪楼内部花园

" 西郊宾馆

" 上世纪 '"年代末

怪楼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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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邓 小 平
!怪楼"谈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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